
回忆与恩师赵明义先生相处的日子 

郭士民 

（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恩师赵明义先生溘然长逝虽然已经过去五个多月，到现在心理上仍然不愿意

接受这个现实，有时候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人的背影，我还希望这个老人能是

赵老师，走近了才会清醒起来，接受先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一生

挚爱的教育事业这个事实。赵老师去世后，赵老师的音容笑貌仍然时常会如电影

般在脑海中浮现，他对我在读书、思考、写作和教学方面手把手的教导，必将对

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永远地产生着影响。 

1．教我读书 

我真正学会读书，其实是 2013 年博士生入学才开始的，之前的只能算作浏

览或涉猎。入学后，赵老师就开始要求我读经典。有一次聊起读书，我小声嘀咕

了一句：“我一小时能读两百页”，赵老师听后大为生气，严格要求我以后精读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小时最多读 6 页。之后，他在不同场合反复提醒我经典文章

要精读，要一个词一个句子地反复体会，一定不要贪多。针对如何读经典，他还

教会了我他所习惯的记笔记方法，鼓励我要充分运用电脑来记笔记，总之，要做

到古人所说的“不动笔墨不读书”，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的大脑做了别人思想的

跑马场。而只有经典读多了，才能形成自己的主见，不至于成为墙头草，写东西

也不至于没思路。整个读博的前两年，赵老师经常检查我的读书情况，给我提供

一些有关资料的“门牌号”，让我试着去搜集去梳理，为了督促我读书他还主动

给我出点小题目让我去搜集资料，以写促读，帮助我学会最基本的学术研究意义

上的读书，使我从一个媒体人开始摸到学术研究的门槛。当然，由于我入学时赵

老师已是耄耋之年，蒋锐老师怕累着老人家，帮助赵老师对我进行日常指导。 

2．教我思考 

我曾经没有意识到，在认识赵老师之前，实际上我是还不懂或者说还没有学

会如何思考的。在博士论文开题后，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到了赵老师家里，聊了一

会儿我的读书情况，赵老师忽然问我：“六年的媒体生涯到底对你产生了什么影

响？” 我一下子愣住了，说实话，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当时读博已经两年

了，我甚至连当初为什么要考博士，理由也已经有些模糊了。进入山大以后，我



认认真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书目，徜徉书海，与伟大的心灵对话，固然对

我是一种熏陶和提高，但是，恰如赵老师所说的，我虽然是在认真读书，但还只

是停留在简单复述阶段，是出工不出力，本质上是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思考，所

以还是免不了陷入拿自己的大脑“当别人思想跑马场”的尴尬。赵老师教育我，

思考的前提，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立场和方法，在我们这个学科，思考学术问题时

一定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的政治立场，这是毋庸讳言的，不要人云亦云，

觉得有什么不妥。他说，我有那么多次的基层采访经历，有那么多感性认识社会

和鲜活生动的普通百姓现实生活经验，应该更加能够自觉养成从马克思主义人民

性立场看问题的习惯，使自己的党性修养与学术进步相得益彰。除此之外，赵老

师还谈到了正确地思考问题的具体方法，首先是不要违背形式逻辑，是就是，非

就非，全称还是特称，概念是不是周延，逻辑上是不是有前后矛盾不一致的地方，

这些都一定要注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要重视辩证逻辑。他说，形式逻辑只

是对事实的静态描述，如果要描述动态的事实，还需要掌握辩证逻辑。辩证逻辑

描述的是一个辩证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涉及到的各种事物之间其关系是

有机统一的。他还提醒我说，现在中央文件中提有机统一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所

谓有机统一就不是一个机械拼接的过程，如商场的模特，从结构上也是两个胳膊

两条腿，但不是有机统一的，有机统一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是整体宏观的，是分

析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赵老师还告诉我，只有掌握了辩证逻辑，才能算是真正

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一个实践着的、“清醒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

改变在写作中老是引用别人的，总是在梳理，却没有自己的观点和思考的情况。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作为一个学者，更作为一个党员，他在去年上半

年十九大报告起草过程中，还在繁忙的重大课题项目结项工作事务中抽出时间来

建言献策，尽到一个“普通党员”的职责。 

3．教我写作 

赵老师曾经多次手把手地教我写作论文，而且很多时候是鼻子上吸着氧气进

行的，甚至有几次是躺在医院病床上。蒋锐老师曾经说过：“跟老师聊天三句话

不离本行，话题都集中在学科”，“因为他整天想着这个，关心这个，所以一谈这

个就兴奋”，他总是这样。记得在写一篇由赵老师出的题目的论文的时候，最后

到了修改的关键时期，编辑催的很紧，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赵老师。当时赵老师



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正在忙着结项，经常是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和我坐在电

脑前，将两条腿支在小凳子上。我一字一句地念，他一字一句地推敲。当时赵老

师已经 85 岁了，年龄不饶人，身体实际上是在硬撑着，然而经常是我几次催促

他休息，他总是说不要紧，再看一段吧。有一天，正在帮我看论文，赵老师突然

说感觉血压升高了，就赶紧去吃了降压药，然后还吃了防止心脏病发作的药。之

后，他倚在沙发上，使劲儿搓着头发、耳朵和面部，用他自己发明的“数数”的

方式使血压降下来，我也急忙地帮着揉搓背部，好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而我

已经吓得不得了了。而他平静下来以后，第一件事仍然是立即回到刚才谈到的论

文话题上，我不敢再打扰，马上从赵老师家回到宿舍，打开赵老师修改过的文章，

感觉一阵阵地惭愧，因为他修改的字词、他推敲的更好的说法，他梳理的逻辑，

还有那些很难发现的政治立场方面的种种问题，他都改得非常仔细。记得有一次

课程论文，交给了赵老师，因为写作的篇章逻辑结构上的一个问题他之前给我提

出过修改意见，而我没有改过来，他甚至让我重新写了一遍，而且很严厉地教育

我，写论文首先要自己满意，而且这个自己满意不是得过且过的满意，而是高标

准严要求的满意，这样写出的文字才能掷地有声，才有价值给人看。赵老师反复

告诫我，在学术上一定要诚实，不要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想法，因为学术是很严肃

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任何文字，如果能有机会流传后世，后人总是

很聪明的，总能够看出其中的任何一个端倪和小瑕疵，无处可逃，只有最真诚的

心、最真的努力，才能跨越时空，得到后人的认可。 

4、教我讲课  

赵老师每年都坚持给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亲

自授课，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他去世前的一个月，由于大部分学生从济南搬到了

青岛校区，他一直惦记着，最终不顾劝阻亲自从济南坐车到青岛校区讲课。赵老

师担心我上课比较忙，抽出时间来我们学校附近和我见了一面，当时他的精神状

态很好，中午吃完饭，我给他定了房间让他休息，他说：“花那钱干嘛？”就躺

在吃饭的房间沙发上睡了一个小时。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会是最后一面，一个月以

后，赵老师竟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赵老师的讲课很有气势，很有感染力。在如

何讲课方面，赵老师给了我很多指导。记得博士第一学期，在赵老师的课上，我

们每人按照要求都选择一个主题，写一篇文章在课堂上讲给大家听，由于我有些



内向，虽然做过很长时间的记者，但出去采访都是一对一，讲课是一对多，当着

众人面讲话总是有点不适应，有点紧张，所以轮到我发言就主要是低头念稿子。

下课后，赵老师专门给我指出了我讲课存在的问题，告诉我讲课抓住听众所需要

的一些技术性知识。之后他还不止一次地创造机会让我主动去锻炼。一直到博士

论文预答辩，他仍然关心的是我是否能够通畅流利地表达。我永远忘不了，在博

士论文预答辩的头一天晚上，他让我带着写好的演讲稿去找他，当着他的面讲给

他听，他在旁边给我计算时间，讲完以后，他就给我指出应该改进的地方或表达

不妥帖的地方，立即进行修改。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非常担心他的身体是

不是能够受得了，照顾他日常起居的程丽阿姨也过来不断地催促他去休息，可还

是一直讲到晚上接近 11 点。担心着赵老师的身体，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宿舍，刚

睡下，大约凌晨时分，接到电话，说赵老师嘴角一侧闭合不了，喝水从嘴角往下

流，可能是面瘫又犯了。我急急忙忙跑到济南市中心医院咨询了医生，拿了药。

第二天一早赵老师住进了山大齐鲁医院，这件事让我后悔和自责至今。马上要毕

业了，赵老师得知我要去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还是担心我能不能

讲好课，又教了我一些讲课需要注意的问题，并且提醒我一定要处理好教学和科

研的关系，因为在马院工作，教学和科研在时间和精力上是有矛盾甚至是有冲突

的，一方面要搞好教学，另一方面要不能满足于按部就班地教学，要时刻提醒自

己强化问题意识，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思考和写作，在科研上同时有进步。现在作

为一名教师也已经一年半了，每当我走上讲台，尤其是遇到一些讲课的问题的时

候，脑海中浮现的还是赵老师对我的手把手的教育。也由于赵老师的提前提醒，

我得以坦然面对和从容处理教学和科研的矛盾甚至冲突，并自觉地处理好两者关

系。这些都是赵老师给我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恩师千古，师恩永铭！ 


